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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本报记者曾赴江西景德镇暗访假官窑瓷器泛滥

现象，目睹了当时大小作坊烧制高仿瓷器并通过多种渠道以假乱

真流入艺术品市场的过程，本报于当年 5 月 5 日、12 日连续刊发

了《景德镇假官窑瓷器“产业链”暗访记》系列报道，在业内引起了

广泛关注。

2011 年 12 月，记者再次来到景德镇，通过多方走访和调查发

现，高仿瓷业有逐渐衰落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化、品牌化的

制瓷业态和观念。柴窑烧制的现代瓷、颇具新意的艺术瓷，虽如同

嫩芽般弱小，却充满生机，让人看到了景德镇瓷业的未来与希望。

景德镇瓷业：“高仿泡沫”破灭后的理性回归
本报记者 屈 菡

景德镇高仿业的衰退可以

看做供大于求的市场规律，也可

以理解成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

事物发展轨迹，但是更为确切地

说，是骗局的败露。在十几年间

形成的高仿大军中，有几人纯粹

在恢复传统工艺？他们绞尽脑汁、

用尽才华的最终目的是——以假

乱真，谋取利益。但骗术起初种

下的便是虚假的种子，终究不会

长成大树，更不会代代繁衍。

然而，在景德镇之外，还有

很多这样的造假基地。天津、西

安的字画，苏州、扬州的明清玉

器，安徽蚌埠的战汉古玉，河南

洛阳的青铜器……借助近些年

繁荣但混乱的古玩艺术品市场，

这些“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农村

劳动力，也为地方创造了一定的

GDP。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看

来，这种没有高能耗、没有污染的

高仿产业不失为农民致富的一种

新模式。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对

此便不闻不问，甚至暗中鼓励。

当然，假瓷器不至于像假奶

粉、假白酒一样伤及人命，但当

中国最朴实的农民群体，也开始

使用各种手段造假，以此来改善

物质生活，并丝毫没有愧疚时，

这样的现象同样让人感到心惊。

也许这仅仅是艺术品市场

发展初期的短暂现象。但随着

市场的进一步规范，高仿业必定

会走向衰落。如果高仿产地不

提早转变观念、改变生产方向，

那终将会被淘汰出局！

注定要破灭的泡沫

记者手记

景德镇某制瓷厂一角

黄云鹏在每件作品上都以自己的名字落款

李广琪的高仿“牛棚”内留存的外销瓷器，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 黄国军与同伴创

新研制出的白瓷，胎质细

腻洁白莹润。图为工人

正在画“金陵十二钗”。

▼ 黄国军制瓷厂内

的柴窑，完全采用最传统

的砌窑方式和烧制工艺。

景德镇高仿业走下坡路了！

听闻这一消息，记者感到有些意

外，曾经人流熙攘、名扬四方的景

德镇高仿制瓷业怎会突然急转直

下？但多次采访文物市场的经验

提醒记者，来自市场一线的消息

往往最为灵敏。为一探究竟，记

者再次探访景德镇，对该地高仿

市场进行调查，以准确了解和真

实反映景德镇的制瓷业现状。

高成本下的落荒而逃高成本下的落荒而逃

“高仿市场的萎缩，应该不是

从 2011 年才开始的。”李广琪说。

这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事了 20

多年的古玩生意，景德镇办厂、潘

家园开店，在圈内是个不大不小

的知名人物，曾经还担任过热播

电视剧《雾里看花》的文物总监。

“市场下滑是近几年持续变

化的结果，这两年表现得更为明

显，而 2012 年，我判断将会直线往

下掉。”李广琪的判断是以自身经

历为依据的，他曾经是仿制外销

瓷器的高手，1998 年率先在景德

镇生产仿明清外销瓷，并且大赚

了一笔，2008 年前后，他逐渐淡出

高仿行业，开始另寻他路。

外销瓷器是我国历代销往国

外的瓷器，始于汉唐，盛于明清，

其器型和纹饰多是由国外显赫家

族 定 制 ，十 分 特 别 。 李 广 琪 自

1993 年开始，花费几十万元从国

外购买有关资料和实物，用了大

量心血研究复制技术。他的高仿

瓷只有少量在国内以仿古艺术品

销售，大部分都流到国外，被当做真

品卖出。十年间他总共出口了数

十万件仿明清外销瓷，开始是销往

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美国，后来扩

展到整个欧洲市场，2003年、2004

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 20 厘

米的仿 乾 隆 粉 彩 盘 子 卖 到 80 美

元，挣起钱来像流水一样！”

当 然 ，李 广 琪 也 遇 到 过 麻

烦。有一次他从某地海关出口几

十件外销瓷，被负责文物鉴定的

专家断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说他

违法走私，并且发出通缉令。他

百口莫辩，只好东躲西藏，等着风

声过去后才敢回家。

“外销瓷刚打开欧洲市场时，

外国人还没意识到中国人有这么

高的仿制能力，而到了 2007 年前

后，他们警醒了，市场也随之开始

萎缩。”但李广琪并不认为是自己

的仿制水平出了问题，“关键是有

成千上万的人在做这个产业，那

不一下子做坏了嘛！”往往是他仿

制的造型往外一流出，景德镇马

上就有了仿品，而一旦有类似的

样品出来，国外的买家就拒绝交

易，费尽心力仿制的瓷器也就身

价大跌了，这种恶性竞争使得他

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交 易 环 节 的 问 题 只 是 一 方

面，材料和人工成本的不断增加，

才是李广琪放弃高仿的最关键原

因。“这块蛋糕已经没有奶油了。”

李广琪分析说，1998 年，工人每月

工资在 1000 元左右，现在却涨到 1

万多元，而作为外销瓷的原材料

之一，黄金的价格更是连连攀升，

从 1998 年的每克 71 元涨到现在

的近 400 元。与此同时，高仿瓷的

销售价格却没怎么变，最多提高

了 20 美元，但是美元对人民币汇

率从 9.3 降到现在的 6.3，这样一

算，还不如原来的卖价高。

“现在富人不在高仿作坊里，

而是在日用瓷的厂子里。”李广琪

说，即使现在每月出 1 万元的工

资 ，也 很 难 找 到 人 继 续 做 高 仿

了。近两年，国内茶文化兴起，很

多师傅都改行去做茶具。因为画

茶具比较随意，不需要仿得一模

一样，每件 30 元，他们一天很轻松

就能完成一百个，拿到 3000 元。

正因为如此，做仿古瓷的人越来

越少了，市场也就完成了产业的

自动调整。

“很多高仿作坊也因此关门

走人了。”然而，这个数据无法统计，

因为这个市场没有管理，更缺乏监

督。“今天有钱赚就干，明天没钱赚

就回家，很混乱。”李广琪说。

如今，李广琪把大部分精力

用在日用瓷的生产上，高仿外销

瓷只占到他生意的 1%。记者来到

他的“牛棚”（高仿作坊）时发现，

只有一个工人正在慢悠悠地为瓷

胎上色。“高峰时期有70多人在为

我做高仿，光房租每月就要 5000

元，大家同时干活时场面很壮观。”

现在这个二层民居里只雇佣了十

几个人，房租每个月仅 150 元。

与此同时，在李广琪 2009 年

和朋友合办的日用瓷工厂里，工

人日夜加班，一片繁忙。当初他

们每人投入 25 万元建厂，现今每

年的分红都不下 200 万元。下一

步，李广琪计划推出满汉全席系

列，把宫廷瓷器日用化，让普通老

百姓也用上、用得起当年的宫廷

餐具。

同时，高仿衰落与经济环境

也 有 着 紧 密 联 系 。 房 地 产 被 限

制、股市持续低迷，曾经斥巨资搜

罗古玩的老板们如今开始纷纷出

手，以 缓 解 日 益 紧 张 的 资 金 链。

“从今年冷清的秋拍上已经可以

看出端倪了。”李广琪说，佳士得

拍卖会从未出现过半场停拍，这

次却在香港发生了。“现场只有十

几个买家，实在拍不下去了，拍卖

公 司 的 经 理 不 得 不 出 来 调 整 策

略，以鼓励亚洲藏家的涌入，但最

终没起到任何作用。”拍卖市场的

萧条，受影响最直接的是那些以

高仿冒充真品去上拍的群体。

“当然，高仿不会就此消失，

如果能做成精品，极度逼真，还是

有市场的。”李广琪说，但在景德

镇高仿业真正称得上精品的不足

5%，多数是在做“垃圾货”，这次冲

击可能会淘汰一批，并逼迫一些

继续做高仿的人转向，由低端走

向高端。

署名制作仿古瓷署名制作仿古瓷

“虽然高仿整体是走下坡路

的，但是我的销售额却每年以 20%

的速度递增。”能有气魄说出此话

的，是有“中国仿古陶瓷第一人”

之称的黄云鹏，这位 70 多岁的老

人身材魁梧、底气十足。

“ 第 一 人 ”的 称 号 不 是 乱 加

的。早在 1979 年，黄云鹏尚在景

德镇陶瓷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花 1000 元为陶瓷馆买到一

个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1981

年，他按照该瓶仿制出景德镇第

一个“元青花”。梅瓶做好后，刚

好 碰 上 一 个 日 本 旅 游 团 到 景 德

镇，花 3900 元将梅瓶买去，而当时

黄云鹏一个月的工资才 60 元。从

那以后，他开始研究精仿元青花，

到了 1993 年，他的存款已增至 65

万元，便下海与一位香港老板合

资成立了股份公司。

如今黄云鹏在景德镇成立了

自己的公司，展厅里，仿宋元明清

的瓷器摆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 这 些 瓷 器 底 足 上 都 有 我 的 名

字。”黄云鹏说，前些年有人拿他

的高仿品去拍卖，近几年加上他

的名字后就没办法拍了。“假的当

真的卖，这个市场就会越来越萎

缩，大 家 都 知 道 仿 品 太 多，不 敢

买，专家也失去了权威。”

“写上名字后，还有人买吗？”

记者看到在一个做工极精致的仿

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上，有“黄

云鹏绘”的落款。

“不但有人买，而且比没名字

的还好卖。”黄云鹏很自信，“因为

一个时期大师仿制的古瓷更有收

藏价值，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

价值会很高。”

2005 年的一次经历证明了他

的说法。当年，元青花鬼谷子下

山图罐在英国伦敦佳士得上拍，

并以 2.3 亿元的高价创下了当时

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

纪录。黄云鹏也借此机会小试牛

刀，并大获成功。当时“鬼谷子”

在北京预展，黄云鹏亲自赶到现

场并且上手仔细把看，将尺寸、胎

质、釉 色、绘 画 等 数 据 资 料 搞 清

楚。“当时我估价一个多亿，结果

拍到 2.3 亿元。拍卖一结束，我的

仿品就出来了。”黄云鹏一共做了

10 个，打上自己的名字还编了号，

每个售价 2.8 万元，当时的买主都

是他的学生。现在每个能卖到 10

多万元了，尽管还有人想买，但黄

云鹏不再画了，“只能让学生出手

转让了，让这 10 个在市场上流动，

不断增值。”

“我不把仿古瓷做旧卖，只是

作为工艺品。”黄云鹏这样做自有

他的道理，搞收藏的人无外乎有

两种想法，一个是喜欢，另一个是

想赚钱。他们掌握了消费者的想

法后，推行了“保值销售”。“我卖

给你 5000 块钱，承诺任何时候都

可以原价退还。我已经尝试了 5

年了，万分之一的退货比例都没

有。这是对消费者的负责，也是

对产品的自信。”

黄云鹏还与博物馆合作，制

作高端仿品作为工艺品销售。“故

宫博物院曾委托我们做了多款仿

古瓷，上面都要注明‘故宫博物院

’的款和编号。”黄云鹏说，目前国

家博物馆也在销售他打上名款的

作品。在记者后来的采访中，这

一说法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和国家

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证实。不过国

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消费

者对高仿瓷的兴趣减弱，其市场

状况并不太好，反而是具有创意

的现代瓷卖得更好。

尽管年纪已大，但黄云鹏对

市场的判断却能紧跟步伐。在他

看来，艺术品市场繁荣的一个原

因是人们口袋里有钱了，还有一

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礼品市场的

发 达。“ 我 分 析 过 公 司 产 品 的 走

向，买回去放在家里的最多不过

30%，大部分是用来送礼的。”黄云

鹏分析说。

目前黄云鹏 70%的产品是仿

古瓷，卖价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甚

至几十万元不等，此外还针对礼

品市场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喜

欢仿古瓷的群体一般是年龄较大

的，这个市场有个饱和量。”因此

他们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加以创

新，做成餐具、茶具、酒具、文具等

日用瓷，这个市场是无限的。

“ 我 们 刚 刚 兼 并 了 一 个 厂

子。”黄云鹏一脸的兴奋。他们还

联合景德镇陶瓷学院等当地艺术

院校，对本科和大专学生进行定

向培养。去年企业招收了 30 名大

学生，今年又吸引来 60 名，他们被

寄望于在保持景德镇传统绘画风

格的基础上，进行器型创新。

品牌瓷是方向品牌瓷是方向

黄国军是此次采访中最为年

轻的“窑主”，他给自己的柴窑命

名“玉窑”，为自己烧制的瓷器打

上商标，还申请了专利，希望有一

天能成为响当当的品牌。

然而，黄国军在入行之初，也

是从高仿起步的。1991 年，大学

毕业后的黄国军在景德镇的高仿

市场樊家井开设了自己的作坊，

做仿古瓷，十年间他的仿制技术

不断精进，在青年一辈中也算是

佼佼者。“六七年前，我偶然遇到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和一位文物专

家 在 南 京 的 文 物 市 场 做 鉴 赏 节

目，当时他们拿了一个明代万历

年间的蒜头瓶解析。我一眼认出

是自己的东西，当时第一感觉是

要遭批评，可听到最后却都是肯

定之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万历

年间民窑精品。”黄国军回忆当初

时说道。

然而几年后的一次北京潘家

园 之 行，让 他 决 心 割 舍 了 高 仿。

那是 2004 年，黄国军照例去潘家

园查看产品销售情况。“四五个摊

位上，摆满了我的瓷器，几乎成了

专卖，同时还有十几家也在零零

散散地卖我的东西。从北京回到

南昌，古玩城里同样是这种情况。”

黄国军说，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理解

为自己的产品受欢迎，然而在产量

不变的情况下，以前看不到市面上

这么多存货，说明当时的市场把产

品消化了，而后来的现象则说明高

仿市场出现了滞销。

黄国军分析，收藏圈必定会

趋于理性，辨识能力会增强，对制

作瓷器的要求也将提高，“那个随

便做点东西卖钱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绝活和高度，

在这个市场中很难生存下去。”

回来后，他加紧调整自己的

步伐，对产品和人群重新定位，最

终 决 定 用 传 统 的 柴 窑 和 制 瓷 技

艺，服务于现代设计理念，回归到

陶 瓷 的 实 用 和 欣 赏 本 质 上 来 。

2005 年，黄国军把新厂子安置到

瑶里，这里远离市区，有着青山绿

水，风景如画。他还请来远近有

名的把桩师傅按照最传统的工艺

垒砌了柴窑。“这样做首先是让自

己生存下来，同时也为了走得更

远。”黄国军说。

他希望发展阳光产业，“高仿

的消费群体毕竟是少数，而且一

旦与买主有了交易，今后就得永

不相见，见了面也要装不认识。”

他心里向往的是，做自己的品牌，

从工艺和技术上体现产品价值。

“在产业化社会，只有发展规模经

营才能有大量资金进入，作为高

仿只能做单件，可能会卖到很高

的价格，但终归曲高和寡，必定会

被饿死。”黄国军说。

创新的成本是高昂的。仅建

一个柴窑的花费就是 20 多万元，

2007 年春节，柴窑第一次点火烧

瓷，前几批都失败了，由于是用传

统的松木烧制，每次成本就要 3 万

元，因此黄国军的损失惨重。开

弓没有回头箭，黄国军一边培养

看火师傅，一边抓紧研发新的产

品 。 白 瓷 ，是 他 们 的 第 一 个 创

新 。 这 种 由 特 殊 瓷 土 烧 制 的 瓷

胎，温润细腻、洁白无瑕，无需施

釉，仅仅用素胎雕刻烧制而成，灯

光照射下，晶莹透亮。“这是前无

古人的，随便拿到哪都可以打擂

台。”说到这里，一向沉稳而平静

的黄国军露出一丝笑容。

然而，黄国军的做法最初并

没有得到客户的认同，起初把瓷

器打上商标时，一些老主顾很不

高兴，甚至再也不来拿货了。后

来市场形势发生了变化，高仿落

寞，这些人也开始销售这样的品

牌瓷。“在景德镇，由做高仿转而

发展自己品牌的人挺多的，光我

身边就有上百个。”黄国军说，这

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以后会越来

越多。

记者在走访景德镇期间，一

个突出的感受是，如今这里活跃

着很多中青年艺术家。三宝国际

陶艺村、中华陶艺村等地聚集着

来自全国甚至是国外的艺术家，

他们把油画、国画、综合材料与瓷

器这一载体相结合，创造着艺术

和自我价值。“有很多没有名气的

中青年画得很好，非常有潜力。”

瓷画家郑云云说，作为散文家、画

家的她 2007 年在景德镇开设了工

作室，开始了个人创作，如今在高

温颜色釉方面独树一帜。

“ 原 来 一 个 瓷 板 画 能 卖 到

1000 元钱，自己很高兴，如今卖一

万，买主也很高兴。”郑云云说，转

折点就是 2010 年，常有外地的经

销商上门买瓷器，如果有好作品

出来，立刻就有人要，目前中青年

艺 术 家 的 作 品 平 均 价 格 为 几 万

元。记者在她的工作室看到刚刚

烧制出来的两幅“春”“秋”高温颜

色釉瓷板，颜料的流变与率性的

画风浑然一体，郑云云说出窑的

时候就有人想买走，但如此心爱

的作品舍不得卖，想日后搞展览。

景 德 镇 是 充 满 朝 气 和 希 望

的。然而，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

听 到 很 多 担 忧。“ 景 德 镇 历 史 悠

久、手工制瓷工艺链保持完好，但

要想提高影响力，需要整体规划，

而不能让手工艺人在缺乏管理的

环境下自生自灭。”景德镇陶瓷学

院的一位教授表示，日用瓷市场

突然繁荣，很多商家用贴花、打印

的方法为瓷器上色，使瓷器失去

了生机。“要避免在工业化的大潮

中迷失自我。”

的确，高仿瓷逐渐退潮、产业

逐步升级的景德镇正在经历一次

蜕变过程，但如何能使整个行业

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不至于

脱离了高仿的漩涡又陷入流水线

上的无限重复与机械死板之中，

这一切都仍需要市场的规范和行

业的自律。


